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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诗人
崔护的春风。 多情的春风唤醒了思念，农家院落桃
花灼灼，凝情含笑，可是那个斜倚桃柯的倩影、梦牵
魂绕的娇羞人面却不知何处去了。一个落第的才子
与一扇门扉后的农家少女，在一千年前的那个春天
演绎了一段爱情的悲欢离合。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这是诗人
杜牧的春风。 烟花三月，小桥流水，杨柳轻曳，遮不
住的隐隐青山，扯不断的浓浓春风，理还乱的是深
深的离情与别意。 秦楼楚馆，笙歌妖娆，绮罗如画，
娉娉袅袅，豆蔻芳华的少女，在清丽缠绵的江南底
蕴中含颦浅笑。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是诗人
王之涣的春风。遥远的西部边陲，大漠孤烟，长河落
日，黄尘漫漫。 春天、春风，在苍茫的暮蔼中虚幻地
吹拂绽放。 现实的羌笛裹着阵阵严寒，渐渐将温暖
绚烂的乡思湮没在无边的单调和荒凉之中。黄沙卷
起，一次次地敲打着玉门关的铜墙铁壁，叩问着脆
弱的乡愁……

我的春风是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我的春风是
湘南小城那阵期盼已久的南风。南面湿润海洋上的
低气压引发了这场南风，它在山岭、河流间走走停
停，或化为缠绕的一段青纱，或变成枝叶间滚动的
一粒露珠。 它从小城外的山上经过，飘飘衣襟拂过
松针张开的手掌，飞扬的发际紧贴着枝条挺直的身
体。 它顺着山道跑下山，两旁泛起沙沙的轻响。 它
要过河了，踮着脚尖，蜻蜓点水，点出道道细碎的
绿波纹。接着它闪进了我们的校园，摇醒了百岁高
龄的老榕树，又踏上了秋千架，荡呀荡得高高的。
它亲着迎春花、金银花、桃花、梨花，裹着甜蜜的清
香来到了敞开着门窗的教室。 轻轻的，柔柔的，我
们绷紧的神经就像被挠了一阵痒痒， 一下子松弛
下来，整个身子趴在了桌面上，脸庞充分地吮吸着
风的滋润，眼睛惬意地眯耷着，感受着南风的温暖
和煦，慢慢地春困也上来了。 南风天不是读书天，
老师也不怪罪，不用黑板擦当惊堂木，倒幽默一句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纬”，伸一懒腰，坐在板凳
上和我们一起眯着眼细细品味这阵不请自来的春
风。 放学了，邀上二三子临水而站，水的潮湿与灵
动，风的浓软与惬意，相互激荡，让我们在风中大醉
一场，忘却归路。

二十多年后，我的春风是三月里的某一天突然
刮起的一阵风。 据气象预报，离我们几百公里之遥
的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沙尘
暴，沙尘带伴随着西北气流向东南方移动，就在我
站立十字路口的这一刻袭击了华北平原上的这个
城市。我的鼻子首先敏锐地感应到了沙尘的呛人的
腥味，然后抬头看见了那一条正在离我愈来愈近的
直直的黄沙带， 它们像一群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

瞬间改变了天地间的气氛。天空中因天气回暖洇染
上的那片蔚蓝，渐渐变淡，变成浅蓝，变成银灰，变
成灰黄。太阳脸庞上那片饱满的红润，也渐渐消退，
变得惨白，白得晃眼，但不久白晃晃的太阳也坚持
不住了，在气势凌厉的风中消失了。朦胧的黄、清晰
的黄占据了整个空间。 在穿过那座十一层的高楼
时，这一大条直直的黄沙带被截断了，变成了一把
巨大的扇子，向着地面压下来，带着春寒的料峭，
带着长长的啸音， 刮走了阳光刚刚在我身上堆积
的薄薄一层温暖。天地间霎时成了一个搅拌站，泥
沙、尘土、枯叶、纸片、塑料袋被风的一双大手搅合
在一起，无目的、无方向地飞扬、旋转；各种声音也
被搅合在一起： 店铺的卷帘门被撞击得哐啷哐啷
地响，广告牌被撕裂得哗啦哗啦地响，易拉罐被推
着跑得哐当哐当地响， 许多平常沉默不语的物件
都发出了声音，它们大张着口，都在喊：“风，风！ ”
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气流，仿佛
一定要穿透风的袭击。 我们急急地在风中逃遁，逃
回家中，紧闭门窗。

江南的春风是情致婉转的， 缠绵惬意得令人
眷恋，北方的春风是粗犷凌厉的，强壮坚毅得像北
方汉子。 但是不管春风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它穿
越迢迢江山，吹遍每一个角落，用风的语言传递着
同一个讯息：春天来了！当树静风止，尘埃落定，我
们仔细谛听：冰雪在倾诉着最后的留恋，一滴泪消
融了冬天漫长的严寒；树枝在轻微地颤动，一股新
生的力量正在暗潮涌动； 一溜鼓鼓囊囊的青色柳
芽，仿佛再使点劲，就会撑开鹅黄的嫩叶；一群小
草在频频相约，再一阵风过，就会纷纷探出绿色的
脑袋； 一朵花在浅吟低唱，它早早结出了花蕾，正
准备打开彩色的花瓣， 为春天添上第一抹亮丽的
颜色；两只小昆虫打着招呼，摇动着触须，小心翼
翼地走出了洞口，泥土深处，更多的动物将在春风
中醒来。

春风吹来， 又一个我们盼望着的生机盎然、姹
紫嫣红的春天来到了。

作者单位 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公司

春春 风风
吹吹 来来

□ 蒋晓芬

年过完了， 筑路人都开拔了。 老公西南飞
了，晚上拿出本子继续记下他的行程，看他一年
在家能有多少天。 年前已记下三个月的， 算了
一算，也就十几天。 现在还记得，朋友得知我和
老公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个多月
时眼里露出的担忧甚至同情。 我没解释———别
人看着是危房而你说住在里面很安全就是解
释的效果。 而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没人给我担
忧和同情，我这样聚少离多的日子在筑路妻子
们中已算是聚多离少了———至少，老公过几天
还回来一趟， 我也有幸在机关工作。 而我们大
多的筑路主人一年只能回家两三趟（还是正常
状态下）， 筑路妻子南北奔波与孩子与老公分
居两地甚至三地是平常又平常的。

年后碰见朋友和她老公，问她“什么时候
走？ ”———这恐怕是我们这行年后见面用得最
多的见面语。 她说和老公都订了第二天的票，
她拉着老公，小鸟依人，看不出离愁。 可她要去
的是西南，老公是东南，两岁的孩子留在西北。
没有离愁，筑路妻子为离而愁那只能叫太儿女
情长， 就是有也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 曾在工
地遇一做老师的工程部长的妻子，她说刚结婚
时，每到节假日，看别人二人世界，她就很受刺
激，总觉得别人是在做给她看，所以一到节假日
就躲在家里不出门。 后来日子久了， 寒暑假在
工地认识了更多的筑路妻子们， 她坦然了，给
自己解嘲“分开就是上班时间到了该去上班”，
“过节就是以工地为目的地旅游度假”， 想通了
也不亦乐乎。 关于过节在工地度假， 一同事曾
写过一篇《八月的工地才像家》的文章，说工地
一年到头只有八月像家，这个月工地上有老公
有妻子有孩子———暑假里携儿带女上工地对
筑路妻子们来说是不用统一思想的统一行动。
有一种支持叫适应，这些算是吧。

年前去医院看一刚做了手术的朋友，她躺
在病床上老公已回工地。她说“他回去了”，好像
工地本来就是他该回的地方，而朋友情绪很好，
说本来不打算让老公知道的。 一位老公做项目
经理的同事说，老公刚上工地时，她每次电话里
都要问工地上的进展，后来，她不问了，项目越
来越难干，她不想让仅有的电话联系也变得沉
重。 她还说，一次翻看老公手机短信，没有查到
“异常”情况，却看到了被清退的包工头发来的
威胁短信，从那以后，她不再动老公手机。

这些适应和理解只是筑路妻子们生活的基础
课，而更难的是面对工作与生活的两难选择。过年
会工地上几个朋友， 平日电话里她们一提到孩子
就要难过，可回来不到十天，又觉心里空空，就等
着拿到票回工地了。 朋友开玩笑说，真贱啊，心里
不空了再接着想孩子。当初选择筑路，就决定了将
无法朝夕照顾孩子。 可当托放的孩子一天天临近
学龄，筑路母亲都将面对同一个问题———工作？还
是孩子？ 一面是自已的人生，一面是孩子的未来。
孰轻孰重？怎是掂量得来。所以每次听到同事或朋
友矛盾又无奈地说“干完这个项目我就得回来带
孩子了”时，我总是不看她们，也说不出一句安慰
的话。

可即使在矛盾中坚持下来的工作也并不轻
松。 一位搞计划的朋友说，包工队找她讲条件，她
没有答应，第二天就接到威胁电话，类似这些还有
在监理、 业主那里受到的委屈对她们来说都是家
常便饭， 就像抹足防晒霜顶着大太阳上工地一样
平常， 就像上工地你就没有穿裙子的权利一样你
得接受， 就像在工地上你就没有性别之分一样你
得坦然面对。

出去了一趟，回来回过头看看，越看越像是一
场无组织无层次的絮絮叨叨的诉苦会。 照这样诉
下去，几天几夜也诉不完的。 可我们需要诉苦吗？

我们靠不上老公，就靠我们自己，不是培养出
了不等不靠不要的自力更生精神， 把自己提升成
里外一把手的家庭主人了吗？再想想，有多少人能
像我们这样幸运地四海安家，游历秀美山川，遍解
风土人情？常说“距离产生美”，我们因为距离得到
的美比别人多得多， 这便宜占得多么顺理成章。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么深情的
诗句流传下来不就是等着我们来用吗？

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压力，让我们体会更多，
也让我们懂得更多。 我们不需要诉苦，药很苦，但
有百用， 加些蜂蜜就能遮住苦———苦作甜来苦亦
甜。人生几十载，我们不就是多辗转了几次多安了
几次家把等待拉得更长了一些吗？当然，还是有人
苦得走开了———当我们的筑路主人回家时， 家里
没有妻子在等他们。 不能说这些妻子不配做筑路
人的妻子， 而是她们没有能力享受作为一个筑路
妻子生活的丰盈和富有！

把苦的过成甜的，需要智慧。我们的筑路妻子
们，就正用时间的火煲着这罐智慧的汤。

作者单位 二十一局集团三公司

□ 张秀玲

已是三月，邙岭刚刚泛绿，傍晚时分，一场雪
竟又开始了。细细的阳春雪密密地下着，没有一丝
声音。

窗外， 你最喜欢的那株腊梅正开着繁复的花
朵，丝丝缕缕的香气在空气中袅袅弥漫。你的脑海
中突兀地浮现出一首诗的碎片：“那些枯叶蝶，怀
抱枯树，却做着遥远春天的梦。 ”在梦中,她们发现
梅花儿和雪花儿截然不同。

是的，梅花与雪花，截然不同，却一同映入你
的窗口。 对着这洛河之畔的落地小窗， 你临水而
坐，看着这雪花儿，数着这梅朵儿。

没有人知道，你因迷恋洛水而临河栖居，因洛
水而爱上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城。 此时，古城
上空薄雪霭霭，雪花飘飞的姿态，宛如美丽的蝶，
蝶舞漫天，编织起一张厚厚的网，把千年的相思
网进你如水的眼里。 你的目光越过洛水，越过时
空，仿佛穿透这千年的古城。 千年前的洛水与今
天可有不同？ 传说那美丽的洛神宓妃，也是因为
迷恋洛水而翩翩下凡。五千年了，那翩若惊鸿、婉
若游龙的曼妙身姿又哪里去了呢？ 还有那“十三
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的洛阳女莫愁又嫁到
哪里去了呢？

她们，从历史中走来，从洛水上舞来，又遁入
时空的隧道，遁入历史的深处。 只留下你，一个现
代的女子，守着这依然碧绿的洛水，临窗而坐，数
着两岸繁复的花朵谢了又开，开了又谢。

你的脚下就是隋唐宫殿的遗址， 自北魏盛唐
以来，你的窗外梵音袅袅，绵绵不绝。如今，那佛号
犹然在耳，皇宫却化作一堆尘土。这一切难道就是
为了验证佛的虚幻与空无吗？如同数日之前，那碧
水连天处漫舞的还不是这空灵的雪花， 而是映照
夜空的绚烂烟火。那一夜，你窗外的一座小岛竟使

得洛城万人空巷，黑压压的人群涌向洛水的中央。那
一夜，洛水两岸，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繁华与喧嚣。
望着那炫目的光华，有人说：曲散了，落满一地碎纸，
风来了，一切都没了，响声便成为记忆。

是这样的吗？你低头问莲，门前的睡莲静静地睡
着，无语。你便有了小小的惊恐。你又仰头问天，天上
雪花漫舞，翩翩入水，顺着你的窗前潺潺向南。 水的
下游，几公里外，立着伊阙与龙门，和那千年大佛卢
舍那。石头雕刻的佛身是个丰润端庄的女子，女子临
河而坐，如你。 天下有情的女子都是这样的坐姿吗？
坚韧，坚持，坚定，无悔。 你们对着同一条河，毗邻而
坐。 她这一守就是千年。 她这一坐就成一尊化石，一
尊大佛。 你呢？ 你能如她这般坚韧执著，如她这般义
无反顾吗？

雪花依旧翻飞，落地，融化。明明是花儿，却无迹
可遁。明明如蝶舞，却无法捕捉。这阳春的雪，也是洛
水上虚无的花朵，是庄周梦中的蝶吗？ 可是，倘若一
切真的虚无， 那守了千年的大佛怎么会目光依然柔
情如水，神态依旧端庄安详？那石壁上的莲花怎么会
依然栩栩？ 那拈花的一笑怎么会依旧动人？

不应是虚无。再过月余，又将是一个花季。有了
阳春雪的滋养，肯定会今年花胜去年红吧？ 那牡丹
应该开得更加芳华夺目吧？“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
素。 ”不管岁月如烟，不论洛水枯泽，那花儿依旧灿
灿煌煌。 花丛深处，总有双双笑靥，把酒临风，携手
共游。

“一花一世界，一爱一天堂。”花，开了千载，哪一
朵是你呢？ 佛，端坐了千年，哪一尊又是你呢？ 问你，
你笑而不言。 你又何必言语呢？ 年复一年，总有花朵
在盛开。 千年更替，总有故事在演绎。 哪一个都不是
你，哪一个又都是你。

作者单位 十五局集团

三 月 雪
□ 方 玲

和小雪相遇是毕业后第十个年头。
在大学里，我和小雪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同一

个宿舍。 我们感情很好，每逢想到她，我就会想起那
个温柔可人、有着精致的身材、孱弱的身体、永远都
需要呵护的小女生。

眼前的小雪与在大学校园里竟是如此地大相径
庭，她的神情、着装、声音都表明她不再是十年前的
那个小雪了：白皙的面庞变成桐黑色，瀑布般的长发
已成短发，浅浅的微笑变成爽朗的大笑。时光竟是如
此地富有韧性和戏剧性， 十年可以把一个人雕刻得
如此迥然不同。

我们俩为十年的分别拥抱着， 欢呼着， 庆贺
着，甚至为小小的相聚而兴奋得眼睛湿润着。 小
雪给我讲述起她这十年的历程：分配后进入施工
单位，于是，从刚毕业起她的工作、生活环境就悄
悄发生着变化。 起初，她分配到炊事班帮忙，后来
被调到测量班、试验室、物资科，哪里缺人手就随
时把她抽调过去，每接触一项新的工作她都不遗
余力地干好，哪怕是刷盘子、擦桌子、洗菜都争取
做到最好。

三年多过去了，小雪嫁给了本单位的筑路工。又
一年过去了，他们有了孩子，但长期以来夫妻都是分
居，有时候小雪在江南，丈夫却在塞北，谁也照顾不
了谁，谁也帮不了谁，小雪带着孩子、母亲在工地工
作。 她一方面承担着员工的角色， 一方面承担着母
亲、女儿的角色。工作上她尽心尽职，职称英语考试、
进修都不落下；孩子的生活起居、入托、学特长……
小雪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家里买房子，搞
装修，扛煤气罐，男人干的活，她都干过了，时光打磨
着她、生活锤炼着她。

“说真得二姐，在那种环境下想不成女强人都难
呀！”小雪看着远方，回想着一步步走来的十年，有点
伤感、有点酸涩、更有几许自豪。“环境可以塑造人”，
小雪忽而仰起头，继续给我讲述：“我真的不敢想象，
人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看到我的皮肤了吗？ 工
地上跑出来的；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了吗？ 教训孩子
练出来的。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得休息，晚上躺在
床上两条腿都发酸，这可能就是生活吧，上大学时
的幻想都是缥缈的，而生活是真实的。”她若有所思
地给我讲述着， 我也用心地感受着她的苦与累、喜
与乐。 在施工单位，大部分男人都在一线修路架桥，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女人完成， 她们要把精力分
割成许多份。她们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
本厚厚的书。

也许只有像小雪一样的人才更深刻地体会到生
活的真谛，触摸到生活的本质。看着小雪一脸的刚毅
与成熟，我读懂了一个筑路女工的全部。

作者单位 十四局集团三公司

□ 李美华

日前,去复兴路四十号院，下车上天桥时，一
幢银灰色气势磅礴的高层大楼阻止了我的视
野。 哦！ 原铁道兵兵部大楼的旧址上新盖了现代
化大楼。 为迎奥运，院内鳞次栉比的高层楼外墙
粉刷成一片杏红色，旧 18 号楼也套上“西装”堪
与新楼比美。 多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牵出了我
的羡慕和回忆。

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爱人在这老的办
公大楼工作过。 1981年我随军来到北京，住在铁道
兵兵部大院 24号集体宿舍楼， 已是万分满意，周
未爱人还可以带着我和儿子去办公大楼。 记得第
一次进楼，我看着弧形的悬宫门、摸着粗粗的石
柱子、踩着镜子似的地面，狐疑地问：这兵部大楼
怎么像克里姆林宫？ 爱人说：它是五十年代初中
苏友好的产物。触景生情，想起 1971到 1981年与
爱人两地分居的十个年头，我当即写下了《夜，静
悄悄》一文。 27年前的静悄悄是这样写的———

幼儿已进入梦乡。 我悄悄地踱到窗前，让凉
意驱走在银行里工作了一天的劳累，让微风吹散
萦绕耳边的算盘珠声。

窗外，一对对情侣在月下散步。 如明镜的圆
月，高挂在蓝空。呵，又一个中秋节来到了。朵朵白
云在天空慢慢地游走着，白云呵，可否让我踩着
你，飘到远方……

凉风把我从遐想中吹醒。我的眼光落到了墙
上放大八寸的彩色结婚相上。

那是我们十年前照的。 我爱人身着绿军装，多
威武的样子，而坐在他边上的我呢，不知是害羞，还
是腼腆，微微低着头。 曾有多少人看着这张相片说
我那样羞羞答答，像个乡下不见世面的姑娘。 我内
心解释着：你们不会知道，婚前我们见面的机会那
么的少，而感情的交流，差不多是那来来往往的信。

信，我对她一往情深；她给我带来了欢乐、希
望、温暖、灼爱。

我顺手从衣袋里摸出今天下午收到的信，看
着熟悉的信封，想着那盼信的情景……

我体味着字里行间溢满着爱的情感，热泪扑
簌簌落在信纸上，一团灼爱的火在心中燃烧。

火，我眼前展现了一片火的光……
去年冬天，爱人回来探家，给我整理箱内衣物，发

现箱子底层，一叠叠出自他手写的信。 他边笑边幽默地
说：“哦！ 还是按着年、月、日先后排着的，你应该去搞档
案工作才好呢。共存信三百六十二封，对不对？”我笑了。
“有些没有价值的信，我们把它烧了。 ”爱人征求我的意
见，我点头同意。 面对着燃烧的朵朵火苗，爱人感慨地
说：“这是我十年来的心血，多少个周末在灯下给你写成
的。 ”我也默默地想着：这十年……“别烧掉，多可惜，快
留着给我生煤球炉用。”我妈从厨房中喊出来。爱人满
口答应，我疑惑不解。 爱人把一百多个没有信纸的信
封抱到妈跟前，妈妈满意地笑了，我也笑了……

打开箱子,我把信又放在箱底,忽听得“哈哈”一
声，划破了静静的房间。孩子从睡梦中笑出声来，含
含糊糊地喊着：“一排排解放军爸爸……”我走近床
前，看着孩子的脸蛋。 我想着他的美梦由来。

今天中年， 孩子与外婆在单位门口看马路上来
往的人群。 突然，他争脱外婆的手，一摇一摆地跑进
来，把我从厨房中拉出去。看着他那紧张神色，我紧跟
小跑到门口。孩子指着远去的一队解放军，高声叫着：
“解放军爸爸！ ”我抱起这可爱的儿子，用发烫的脸亲
着他，掉头往房中走去，指着照相架中的相片说：“这
是甜甜的爸，与你长得一样，长长的脸，大大的耳朵，
爸爸只有一个，马路上走过的是解放军叔叔”。

今晚，我要在这宁静的环境中，把儿子的趣
事写信告诉在铁道兵兵部的亲人。 我铺开信纸，
沙沙地写了起来。

多静的夜，多美的时刻，灯下写信胜过了月下
散步。我的思绪全凝在纸上，心已飞到远方；我为我
是一个军人的妻子而自豪；我爱这静悄悄的夜……

当我的思绪从 27 年前的静悄悄世界中回
来，望着世界 500强之一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这幢新办公大楼时,我的身子似乎还沉浮在铁道
兵世界里……

□ 朱莲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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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半边天，落地万花丛。
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一个温柔的女人能唤醒沉睡的宫

殿。 没有爱便没有幸福，没有妇女就没有爱；没有了母亲，这个世界既
不会有诗人，也不会有英雄。

三月八日是普天下所有女性的节日，在此选登几篇我们系统女作
者的稿件，以展示中国铁建女职工的情怀和追求。

祝愿所有的女性节日快乐！ 幸福到永远！


